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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乌托邦”这个词是由托马斯 ·莫尔爵士创造的，但像柏

拉图等希腊哲学家也会从城市的结构中，去探索一个理想社

会的构成。还有一些人曾经尝试过建造不同的乌托邦城市，从

18世纪法国建筑师 Etienne-Louis Boullée的作品，到19
世纪 Charles Fourier那些“共产村庄”式的建筑，以及20
世纪 Le Corbusier的《Cité Radieuse》和Mirra Alfassa
的《Auroville》。包豪斯学院甚至以莫尔爵士的这本书名来命

名他们的出版社，而现代派设计师则构思出了乌托邦将会如

何变迁的社会蓝图，用图纸构建了所有的城市。这些空想家

还开始寻找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社会，希望能实现理想

的生活。因为这些城市是一些与世隔绝的地方，它们也被当作

像实验室一样的地方，来试验检测出最可能的解决方案。

 “设计乌托邦”可以被理解成是：通过重新评估我们社

会中真实存在的地方和我们对幸福的追求，试图想象出一个

更好的世界。本届双年展就是通过建筑和设计去探索实现

这些目标。在我们现在这个充满身份危机和全球政治局面动

荡的时代，这样的任务本身似乎就显得有点理想化。一个设

计双年展不是应该把焦点放在更实际的解决方案上，而不

是企图用哲学问题来重塑整个社会吗？此次双年展的主管

Christopher Turner似乎也意识到了大家容易产生这样的

疑问，他说：“我们并不是企图拯救世界的‘设计复仇者’，但

我们的确认为，设计师有一种理想化的想象力，他们会提出

问题，这也是找到解决方案的开始。”他还解释道，他希望抢

救“乌托邦理想中的乐观主义精神”。对于设计师来说，关键

在于强调更重要的问题，用托马斯 ·莫尔爵士书中的希望精神

努力寻找解决方案。

公平地说，在萨默塞特宫已经可以看到一些切实的作品。

Brodie Neill为澳大利亚设计的《Plastic Effects》就把焦

点放在了日益恶化的海洋垃圾问题上，通过作品，他们研究了

打捞海洋垃圾，将其再回收利用，制成实用物品的方法。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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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伦敦设计双年展在伦敦市中心开展。超过30个国家和地
区参加了这次国际展览，在萨默塞特宫 (Somerset House)
展出了他们的最新代表作品。此届双年展的主题为“设计乌托
邦” （Utopia by Design），其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为创意
和学术而设的双年展。 “Utopia”(乌托邦 )这个词，来自希
腊语的“ou”（没有）和“topos”（地方），字面意思是“无处”
（nowhere）。这个词的定义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从延
伸意义来看，“乌托邦”给人提供一个创造完美世界的机会。托
马斯 ·莫尔爵士（Sir Thomas More）最先在他的《乌托邦》
（Utopia）一书中用到了这个词，该书描绘了一个虚构社会的群
居、宗教和政治习俗。这位英国思想家凭借想象构建了一个完美
的社会体系，在一个小岛上，有54个按独特社会模式建立的城
市。那里的人们生活都很幸福，不受任何金钱或私人财产需求的
束缚。这本书出版于1516年，此届伦敦设计双年展的举办正是
以它发行500年为纪念开始的。

采访、撰文—Maïa Morgensztern   摄影— Ed Reeve(展馆现场 )、Yaniv Kadosh(以色列作品Aidrop)  、
URBANUS都市实践（深圳展馆作品）   编辑—Haina Lv   翻译— Lynn Lee 设计—小黑

Utopia by Design
500年后， 
再思考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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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则关乎的是设计的积极影响力，他们的作品《Aidrop》是一

个为灾区设计的急救分配系统，而“Louder”则是一套为丧

失听力者设计的扬声器，可以与音乐声音振动同步。 
一共有37个国家参加了此届双年展，分别得到了各自

的大使馆、民众和私人机构的支持。希腊的作品《Utopian 
Lanscape》利用大理石的迁移，用空间和时间作为介质，比

喻着社会和文化模式的变迁。展示在中庭的“Forecast”是
一个纪念雕塑，由Barber & Osgerby设计，它聚焦的是伦

敦的航海历史，也表现出，乌托邦也是一种对旧式快乐世界

的怀旧。它的旁边是阿尔巴尼亚的“Bliss”，这个作品是一套

金属椅子，形状参考的是乌托邦式城市规划的原形。这些户

外装置都从不同的角度探索和乌托邦有关的理念，也显示出，

在展厅内部的展品也会丰富而多种多样。

和许多装置一样，在一楼展出的中国作品《深圳：新高度》

（Shenzhen: New Peak），同样也受《乌托邦》书中的理想

城市的影响，并往其中加入了实用的设计。在36年的时间里，

广东省深圳市的人口从30万飙升到了1500万，住房建设等

重大问题随之出现。URBANUS都市实践建筑事务所通过设

计出能像小型城市那样自我维持运作的寨城 Den City，来研

究可以解决大城市人口迅速增长问题的方案。受到伊塔洛 ·卡
尔维诺（Italo Calvino）的小说《看不见的城市》的灵感启发，

他们设想大都市中有着独立的小岛，对一个深深扎根于共产

主义社会理念的国家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通过使用大型

模型和影片，这个作品同时也把焦点放在了科技与公共空间

的整合上。 
在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装置中，法国的作品展示了一

个记录在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的视频。通过《Le Bruit des 
Bonbons》 （叙利亚震惊的眼）这个作品，人们马上联想到了

自己最喜欢的糖果以及与之相关的记忆。在投影机旁边摆放

着一个装满人形糖果的自动售货机，让参观者们忍不住都想

掏出五英镑来买一袋糖。所有的糖果销售收入都将捐赠给一

家慈善机构，用于帮助叙利亚家庭的安置问题。除了慈善之

外，这个装置还探索了集体记忆的力量，也聚焦在人们个体

身上—在新闻报道中，他们往往会被看作是无动于衷的大

众。而在这里，像思乡这样的乌托邦式理念，则可成为打破障

碍和隔阂的工具。

1. 双年展入口庭园由阿尔巴尼亚艺术家

Helidon Xhixha带来的呼应16世纪

文艺复兴的放射状城市规划的金属椅子

装置，传递“社交乌托邦”的理念    
2. URBANUS都市实践建筑事务所

带来的“深圳：新高度”（Shenzhen: 
New Peak）讲述了深圳在不到35年
的时间里产生聚变后带来的问题，提出

修建一座“DenCity”的乌托邦城寨   
3. 南非艺术家Porky Herfer创作的

空间号召大家回归真我，关注传统手工

艺，保持与自然与工艺的互动    
4. 土耳其著名的建筑事务所 autoban
从当地许愿树获得灵感创作的代表土耳

其的“许愿机器”乌托邦城市装置    

mischer’traxler工作 室 代 表 奥 地 利 展 出 的 作 品

《LeveL》则从更诗意和抽象的角度去表现这个世界的脆弱。

在没有被任何事物碰触的时候，这个活动的雕塑品上那些

LED灯都会亮起。而哪怕是最轻微的风吹草动—比如参

观者路过时产生的小小气流，都会让这个作品的某些部分灯

光变暗。在这里，只有稳固和静止才能实现“乌托邦”。在我们

这个不断变动的世界里，如此不稳定的平衡，让人感觉如此可

望而不可即。 
有些国家，比如波兰，就把设计的主题放在了探索“反乌

托邦”（Dystopia）之上。挪威甚至根本不用任何装置，只是

摆出大型的纸板箱，装满了写着文字的画架。对于参观者来

说，这种方式显得十分慵懒，尤其是以设计为主题的展览。

如果说，这些各种各样不同的装置让参观者们驻足流连，

那么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不同，却并非总是文化和科技导致的

结果。首届伦敦设计双年展中，伦敦所有的大使馆和高级部

门长官都受到了邀请。那些愿意参加的机构，则都被要求指

定一个行政机构，来选择出一个设计团队，然后由这个团队

来代表国家提交参展作品。作品必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完

成，有些国家，比如智利，还提供了超过30件作品给双年展举

办方选择。大部分参展国家都是把设计任务交给了他们选择

的设计师。各种纪念雕塑品、模型， 或是简单的设计构思，它

们竞相吸引着参观者的注意，最后再颁发出大奖。对于首届双

年展来说，最后的结果也很有意思，但这个选择的过程可能

还会需要再完善—至少在接下来几年里统一标准化起来。

同时，今年的最杰出设计贡献奖颁给了黎巴嫩《Mezzing 
in Lebanon》。负责该设计作品的AKK建筑事务所的建筑

设计师Annabel Karim Kassar创作了一个25米长的贝鲁

特街道景观—包括有一家理发店、一家临时搭建的餐馆、

一家水烟吧和一个迷你影院。在一个晴朗的下午，我在她的

迷你贝鲁特作品旁边见到了Annabel，和她一起吃着沙拉三

明治，谈起了她对“乌托邦”的理解。

Christopher 
Turner解解，他
希望抢救“ 乌托邦
理想中的乐观主义
精神”，对于设计
师来说，关键在于强
调更重要的问题，
用托马斯 ·莫尔爵士
书中的希望精神努
力寻找解决方案。

5. 以色列以一组互动装置讨论城市社

会议题的设计解决方案   6. 英国馆由

Edward Barber和 Jay Osgerby 
带来的“Forecast”装置放在入口处的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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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Annabel Karim Kassar，首先祝

贺你赢得了大奖，你有何感想？ 
AKK ：谢谢。我很激动，而且老实说，至今仍

然觉得很意外。我没想过会得奖。因为首先

要得奖非常难，而且你永远也不知道自己为

什么会得奖。我做的不过是尽自己的所能，所

以，我很高兴评委们也喜欢我的作品。 
MM: 为什么会想到要设计《Mezzing in 
Lebanon》这个作品?
AKK: 知道要代表黎巴嫩参加这次双年展，

对我来说很荣幸，但肩负这个责任，让我也

觉得很有压力。我花了两个月时间寻找设计

主题，但什么也没找到。作为一名设计师，我

觉得很多人常常都会从过去寻找灵感，去看

看以前的“大师们”都做过什么作品。 我不

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然后就暂时放下了这

个设计。而一旦放下，我反而变得更放松了，

我开始思考，我为什么会如此热爱我的国

家—这里的街道、氛围、食物，在这里什么

都不用担心。这个想法立刻就变成了我的设

计灵感，把这里的人变换角色，变成设计师，

把迷你的贝鲁特带到伦敦。 《Mezzing in 
Lebanon》就是这样诞生的。 
MM: “Mezze”指的是中东的一系列小餐

盘佳肴，各种风味的菜肴混合在一起，不需

要按照什么特定的顺序食用。你是如何把这

一理念与托马斯 ·莫尔书中描绘的乌托邦城

市联系在一起的？ 
AKK: 莫尔的著作中提到了一个大家可以和

谐共处的世界。在我看来，这说的并不是一个

充满了科技和科学发现的未来，而是一种让

大家可以按照原有的生活方式共处下去的方

式。我在黎巴嫩待了20多年，这是一个小国

家，但也是一个生机勃勃、慷慨的国家。我觉

得这里的人们已经形成了理想的社区，而这

正是我想要在伦敦展示出来的景象。 
MM: 黎巴嫩也是一个充满了紧张局势和政

治纷乱的国家。“迷你贝鲁特”如何反映了现

在的现实情况？或者说，你的装置作品也融

入了一种怀旧的思绪？换言之，我们看到的

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城市，还是是一个已经存

在的现实城市的缩影？ 
AKK: 确实发生了一些事，让我经常担忧和

怀疑我到底是不是真的生活在那里。 但我

所展示的黎巴嫩仍然是有生气的。在新闻报

道中，这些可能被人们忽视了，因为新闻想要

展示的是其他一些东西，但鲜活的黎巴嫩的

确存在。它并不是一个遥远的记忆或梦想。 
MM: 在萨默塞特宫展出的很多作品都表现

了莫尔对于理想城市的探寻，但很少有作品

尝试去制作出一个理想城市。作为一名建筑

师，你如何将自己的身份背景运用在这个作

品的制作中？

AKK: 嗯，如果我不是建筑师，我可能永远完

成不了这件作品。我们一开始的概念、设计、

绘图和模型，就是从建筑师的视角入手。我

们还需要申请各种各样的批准才能中途进行

某些修改，只有建筑师才知道该怎么做，而且

即便如此，我们也还是要做很多让步。

MM: 建筑结构往往用来区分各种不同的空

间：理发店、影院、小吃摊、床垫制造商、游戏

厅等等。你是如何把一个建筑作品变成“现

实的”贝鲁特的？

 AKK: 一旦决定了设计方向后，我就邀请合

作者一起参与制作。 Rana Salam 负责海

报平面设计，Georges Mohasseb负责椅

子，Mourad Mazouz负责“Momo at the 
Souks”餐厅的食品，而我的工作大部分是

和本地的手工艺人一起合作，确保作品能做

得非常真实。

MM: 你希望观众以何种方式与你的迷你贝

鲁特互动？

AKK: 首先有一点对我们来说很重要，那就

是如何重现贝鲁特这个城市的感觉，同时也

不要遮盖住伦敦的DNA。在凸显两个城市

的特性时，也展现出它们对对方的影响。除了

建筑结构之外，我们还想要加入一些情感元

素，所以我们会用分镜的形式来做，就像拍

电影那样，以确保我们能做出对的感觉。把

参观者和这个作品之间的互动方式也考虑进

去，这一点也很重要。在贝鲁特，人们在公共

场合的行为表现和私底下在自己家里的时候

不一样。这些街道有时候感觉就像秀台，人们

带着一种目的漫步在街头。他们在家的时候

会放松得多。我希望能在这里表现这种感觉。

如果你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够长，你会看到有

人在我们的影院区小憩，如果是在伦敦的公

共场合，他们绝对不会这么做！

MM: 所以你认为，建筑和设计可以改变

人们的行为，即使他们其实仍在自己的“家

里”，也能体验另一种文化？

AKK: 没错！建筑和设计可以传播文化。这就

是我想要做的：传递和分享一种生活方式。你

可以通过建筑或组装的物件来实现这一目标。

MM: 谈到这些物件，你用过平价的椅子、大

型的贝鲁特地图、回收沙发、咖啡桌、水晶吊

灯甚至是卡车。其实它就像是个露天市场。

你是如何选择这些物件的？如何决定该把它

们放在装置的什么位置？

AKK: 它们有些来自黎巴嫩的一个露天市场，

有些则是在这里制作完成的。卡车来自法国，

但卡车上面的笼子来自黎巴嫩。我们还有很

多即兴创作，到最后一刻都可能会进行修改。

物品放在什么地方其实并不重要，只要它们

放在那里就好。它们传达着我们对一个“开放

城市”的理念。 
MM: 贝鲁特室内装饰商Henri Gohsn
制作的120道窗帘形成了一个渗透性的建

筑立面，它们似乎也包含着开放城市的理念，

你能解释一下它们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吗？ 
AKK: 窗帘是这个装置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

它们属于建筑立面的一部分，同时也是非常

个性化的物品，模糊了室内和室外空间之间

的界限，也暗示着室内有着什么样的生活。这

也是设计与人联系起来的另一种方式。 
MM: 这个设计作品最后会怎么处理？ 
AKK: 我会很难放弃它，可能会留下一些物

件—或者说是留下太多的物件！我愿意这

么想：有一天我还会再做一个这样的作品，

再把黎巴嫩的文化带到其他的地方去。 

MM= Maïa Morgensztern
AKK= Annabel Karim Kass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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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首届伦敦设计双年展最杰出设计贡献奖AKK建筑
事务所的Annabel Karim Kassar

1. 获得首届伦敦设计双年展“最杰出设

计贡献奖”的黎巴嫩带来一个微型城

市街道景观装置   2. 负责“Mezzing 
in Lebanon”的主建筑师Annabel 
Karim Kassar与我们分享了她对于

“乌托邦”的理解


